
2007年 12月 27 日，刘定
汉主教的葬礼在献县隆重举
行。入殓时刻，我径直来到老主
教的遗体旁，最后一次近距离
地瞻仰前辈的遗容，向老人家
作最后的诀别。昔日那个熟悉
而谦卑的身影如今安详而舒坦
地永远躺下了。此时此刻，再没
有了任何劳累、压力和束缚之
后，那位被压驼了背的老主教
终于彻底地伸展开
了他那高大的身躯
…… 望着远去的灵
车队伍，在泪眼模糊
的默祷中，我知道我

们就要永别这位德高望重的前
辈神长了。同时我又感到，老主
教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似
乎还在我们身边，因为前辈的
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近在
咫尺。老主教及其不逝的精神
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牧
者，刘定汉主教把自己的一生
默默地献给了他所追随的主基
督、他所侍奉的大公教会、他所
服务的教区、他所爱的人们！刘
定汉主教一生光明磊落、胸怀
坦荡、坦率直爽、勇于承担、敢
作敢为、谦虚谨慎、纯朴正直、

忠于信仰……凡是曾在刘定汉
主教身边学习和生活过的人无
不钦佩这位前辈长者的高尚人
格。刘定汉主教对人没有居高
临下的姿态，而人们也无须仰
视恭维。在老主教面前，我们没
有距离感，惟有亲切、景仰和感
恩的追忆。

刘定汉主教是我们度奉献
生活者的一面旗。如今他人虽
然走了，但这面旗还在迎风飘
扬。因为他所培养的主教、神
父、修士、修女和教友们已经
继承了他的遗志，正在继续他
未竟的事业。

1988年 9月 17日，刘良善、于
汝松两位同窗晋铎。本来刘主教原
计划同时祝圣我们三人，但若我那
时一起晋铎，就必须立即到省会工
作。鉴于当时情况复杂，刘主教明智
而果断地推迟了我的晋铎日期，将
我和河北修院刚毕业的八名修生一
起送到了上海进修。我们被编为佘
山修院的特别班，为此刘定汉主教
关心备至，多次赴沪探望我们。1989
年 2月 16日春节，我们再次回到献
县与老主教一起欢欢喜喜地过大
年、放鞭炮、包饺子、默想、读书……

鉴于邢台教区和家父卧病在
床的特殊情况，1989年 4月 2日，
我从上海赶回家乡，刘定汉主教在
于汝松神父陪同下，风尘仆仆地从
沧州专程赶到邢台，莅临我的家乡
小堂亲自授予晚辈铎职，使家父有
机会参与祝圣弥撒。刘主教讲道时
谈古论今谦虚幽默：“今天我从献
县张庄来到威县张庄是 ‘回老家’
了！因为我们原是一个教区，老早
叫直隶东南教区，一百多年前，耶

稣会神父们首先来到威县建立起
了我们这个大教区。后来又把主教
府从威县搬到了献县，再后来发展
成了四个兄弟教区……”老主教动
情地回忆、分享令教友们感动不
已！前辈的爱心照顾更让晚辈感激
不尽！其深情厚爱让我铭记终生！

1990年冬，刘定汉主教和候
进德主教审时度势将我从上海召
回，并和几位老主教们妥善地安排
了我的工作。1991年 4月，信德社
成立伊始，刘主教不但关心和重视
文字福传，而且经常莅临当时的编
辑室，关心指导…… 遇有重大抉
择之时，我都会同刘主教商量。每
次前辈都会耐心地倾听，慎重地分
析，明智地决定。早期的信德丛书
之一《默想全书》的出版计划就是
由刘主教直接拍板，包括决定印刷
数量。这一时期，我有更多机会陪
伴刘主教外出探访一些教区、看望
一些年老生病的前辈神长们……
刘主教的嘉言懿行及其忠贞的信
仰实践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信

仰追求。
1992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8日，辛·海梅枢机邀请刘定汉主
教访菲就医，刘主教再次
将学生带在了他身边。老
主教访菲就医期间，我再
次有机会侍候在前辈床
前。刘主教不但将我带出
国门，让我开阔视野，而且
还经常嘱咐我要热心侍
主、忠诚明智、谦虚学习
……

1997年，根据信德社
的发展需要，刘定汉主教通
过河北主教会议在修院为
信德社解决了办公用房。今
天，信德社之所以能服务广
大神长教友，信德报之所以
能坚持与基层教会同行，
并致力温和、稳健和纯正
信仰的发展方向，离不开
昔日刘定汉主教的理解、
爱护和支持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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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刘主教在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康复后
与侄子刘树本、侄媳孙顺的合影

■2007年 5月 31 日修女发愿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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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梦中，我被突然响起的手机
铃声振醒，睁眼一看屋子里黑蒙蒙
的，扭亮台灯，打开手机一看，是教
区办公室的号码。不好！我感到一定
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吴神父
么……？”听筒内传来教区杨全恩
副主教的声音，我答道：“是的，莫非
刘主教……”“是的，主教于凌晨 2
点 15分去世，如果不是特别忙，你
明天回教区帮助料理刘主教的后
事”。挂断电话一看，时间是 2007
年 12月 20日凌晨 4：17分。

躺在床上我再无睡意，从前的
事情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刘主教是 1981
年在教区总堂，那时他还不是主教。
我看到的是一位 60 多岁，瘦瘦的老
者，两眼炯炯有神，不苟言笑。别人
告诉我那是刘定汉神父，因为人很
多当时我并没有跟他说话。

第一次和刘主教接触是在
1983年，那时候我已经准备修道，记
得是圣诞节前，本堂神父让我和另
外一个教友去总堂取瞻礼单，要我
顺便去见见主教，告诉他我准备修
道，听听主教的意见。因为以前只是
从远处观望，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
主教，真要面对面地接触和交谈，当
时心情非常紧张。

见面后和主教说明我们的来
意，并告诉主教我要修道，请他指
导。他听了很高兴，问我文化程度、

家庭状况、家长的意见、是否告诉过
本堂神父，我一一回答，他鼓励我要
好好读书，学圣经，多和本堂神父联
系，热心祈祷，有机会参加避静，在堂
口里好好服务，给儿童们教要理。

临走主教送给一本《历史中的
耶稣》 和一本当年北京出版的旅行
瞻礼单，嘱咐我好好学习，多读圣书。
出来以后见主教的紧张感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非常的喜悦和荣幸，没
想到主教是这样一位可亲的长者，对
准备修道的年轻人竟这样地关心，从
那以后我修道的决心更坚定了。

主教对修生非常关心和爱护，
这是教区的修士们所共知的，但他对
修生们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记得有
一年他带我到一个堂口去过圣枝主
日，听说主教来了，很多教友就到我
们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坐在炕头上和
教友们说话，我坐在一边津津有味的
看书。教友们走了以后，他问我来的
时候带圣经了没有？我不好意思地
说：“没带”。他又问我刚才看的是什
么书？我告诉他是一本知识类的出版
物。他听了很严肃地说，作为一个修
士，出门为什么不带圣经？刚才当着
那么多的教友，我还以为你读的什么
圣书呢，随后叮嘱我说：“以后记住，
出门时一定要带圣经。”我战战兢兢
地听着，既害怕又惭愧，从那以后，我
出门总会带一本圣经，也是从那一次
我养成了读圣经的习惯。

1997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应一
位神父的委托，我和一位修士去总堂
附近的一个堂口去做弥撒，回来的时
候，在门口碰见了刘主教，他二话不
说，严厉地问道：“今天晚上你去哪
里了？屋子里的灯也不关，几次打电
话也没人接，晚上出去也不说一声，
到底怎么回事？”我解释说，我出去
做弥撒了，他听了不信任地说，“你
先去休息吧，今天这件事等查清了再
说”。

我听了感到非常委屈，去那个村
子做弥撒，因为没有自行车，大冬天
换上运动鞋，走了一个来回，挨冻受
累不说，还被主教不问青红皂白地斥
责了一顿！心里感到非常的委屈，思
来想去，一夜都没睡好，早晨也没去
做弥撒。

次日早晨，我躺在床上，迷迷糊
糊中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
刘主教站在门外，没等我说话，主教
握住我的手说：“神父，昨晚对不起，
怪我没有调查清楚就批评你，不要和
老人一般见识！”我听了眼泪止不住
“唰”地流了下来。主教进入我的房
间，坐下和我说话，解释昨晚的事情，
我听了不再感到委屈而是感动，被老
主教真诚的精神所感动。他真是可钦
可敬，从主教身上我看到他高风亮节
的精神和虚怀若谷的风格！

他虽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
神会永远鼓舞着我们！

■1992年 10 月 20 日，（自左至右）金树仁蒙
席、作者、刘定汉主教、刘献堂主教和王顺元
神父在马尼拉圣伯多禄教堂前合影


